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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无论在哪个国家，遗址、纪念
馆、博物馆和教科书都是人们接受
历史教育的主要渠道。而二战后，
对于是否该保留和修复战争遗迹、
如何在教科书中讲述二战历史这
两个问题，德国人争论不断，但最
终还是选择了正视历史的道路。

纠结!是留下还是毁掉

对德国人来说，纪念馆和博物
馆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常常可以在那里见到老师带着一
群学生讲解、参观，或是家长和孩
子一道拿着无线解说器一遍遍听
着二战故事。要不是关于是否保留
战争遗址的争论最终得出“保留”
的结论，人们可能再也无法“见识”
战争和屠杀残酷、血腥的沉重。
与德国许多其他城市不一样，

慕尼黑与纳粹主义密不可分。一战
后，反犹太情绪和极右思想盛行的
慕尼黑成为纳粹党兴起的沃土，纳
粹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
都在这里建立，希特勒成为这场运
动中的领军人物。战后，慕尼黑及
其所在的巴伐利亚州的市民团体
一直呼吁社会以坦率、批判的眼光
审视这里的纳粹历史，从而保留了
大量遗迹，改建成纪念馆、博物馆。

在慕尼黑停留的几天正值欧
洲酷暑，而这里也是我抵达德国的
第一站。一下飞机，我就买了车票，
坐上驶向小镇达豪的火车。达豪离
慕尼黑很近，!"#$年 $月 %&日达
豪集中营建立，并在后来成为全德
国建设集中营的范本，直至 '"()

年 (月 &"日美军解放了这里。
铁门上那个纳粹德文标语

“*+,-./ 0123/ 4+-.”（劳作使人自
由）的谎言将达豪集中营伪装成一
个“工作与接受再教育的营地”，所
有被带到这里的犹太人都通过这
个大门走进了地狱，只有死亡，而
非劳作才让他们获得“自由”。开阔
却压抑的点名广场、拥挤的大通
铺、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焚尸炉、会
把人逼疯的“集中营的监狱”……
为我们讲解的导游女士说，每在达
豪集中营纪念馆解说两周，她总要
歇上一阵，“因为精神压力太大”。
狭窄的空间、沉闷的环境，让每个
来到这里的导游和游客都感到压
抑，更不用说当年被关押在此的犹
太人和政治异见者了。

究竟该怎么处理这个保留着
幸存者的可怕回忆，又会让当时的
德意志民族感觉脱不了干系的集
中营？“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念馆实
际上是长期政治斗争和博弈的产
物。”奥格斯堡大学的苏斯教授说。
是否该保留糟糕的记忆、政府

如何拨款、如何纪念更妥当……围
绕这些问题，人们争论不休。上世
纪 )5年代，德国人对大屠杀和集
中营记忆的集体压抑，一部分是出
于对受害者的保护，一部分则是为
了回避自己的责任。但在苏斯教授
看来，无论出于哪种考虑，这样一
种抑制的态度都意味着对过去的
遗忘。!"))年，由集中营囚犯在二
战结束前成立的非官方机构国际
达豪委员会（678）开始活动，制止
了一些人捣毁焚尸炉的行动，(年
后又要求在集中营旧址建纪念馆。

在二战结束后的第十七年，巴伐利
亚州政府终于与 678达成共识，保
留集中营旧址并建成纪念馆。
“社会的历史记忆始终是多元

化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博弈的一部
分，始终是由不同团体，而不仅仅
是国家，提出不同的历史诠释。”苏
斯教授认为，这种多元化的诠释构
成了我们的共同记忆。

记忆!"好的坏的#都记住

慕尼黑的国王广场附近曾是
纳粹党全国总部“褐宫”所在地，希
特勒及其纳粹党徒曾在这里举行
阅兵仪式和纪念活动。在盟军空袭
中“褐宫”被炸毁，如今取代它的是
一座颇具现代感的白色立方体建
筑———慕尼黑纳粹档案中心。

与那些只讲述纳粹兴衰和二

战历史的博物馆不一样，今年 )月
' 日刚刚开门的慕尼黑纳粹档案
中心将纳粹发展的叙述延伸到当
代的新纳粹。详尽的文字介绍与图
片的搭配讲述着战后犹太社区的
重建、社会与新纳粹势力的斗争，
甚至一点也不避讳新纳粹曾进入
议会的事实。“'"99至 '"9"年间，
:;8（德国国家民主党，极右翼）曾
进入 <个州议会。在巴伐利亚州，
他们获得了 <=(>选票。”即便如今
新纳粹势力选情糟糕，档案馆简介
上依旧这样写着：“不应对右翼势
力至今仍然存在并以各种形式出
现的事实含糊其辞……上世纪 <5

年代以后，更伴随着两个德国的合
并，新纳粹和右翼恐怖组织变得更
为暴力。”

档案馆的地下资料室向普通
市民开放，人人可以尽情阅读书架

上的相关档案，也可以在电脑上查
看影音资料，甚至可以检索纳粹德
国时期居住在慕尼黑的犹太人的
去向。我随意点开数据库里的一个
名字，资料显示，出生于 '?<(年 '

月 ')日的克拉拉·雅各布·霍恩曾
住在穿过慕尼黑城的伊萨尔河畔，
但当纳粹党掌权并疯狂地向邻国
开战后，她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5年 ?月 '$日，克拉拉离开德
国，移民到了上海。

而为 '"$$ 至 '"() 年间被纳
粹迫害致死的 "9名国会成员建造
的纪念物讲述着另一番故事。'""&
年树立的这个纪念物就位于德国
国会大厦旁，"9 块钢片的每一块
代表着一名遭迫害的国会成员，刻
着他们的姓名、生卒年份、所属政
党以及遇害地点。曾激烈反对希特
勒掌权的犹太经济学家鲁道夫·希

法亭，“'?<<年生，'"('年卒，巴黎
健康监狱，社会民主党”；因参与德
国国防军军官克劳斯·冯·施陶芬
贝格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而被处以
绞刑的朱力斯·雷贝尔，“'?"' 年
生，'"() 年卒，柏林普洛岑湖监
狱，社会民主党”；号召暴力推翻希
特勒的恩斯特·台尔曼，“'??9 年
生，'"(( 年卒，布痕瓦尔德集中
营，德国共产党”……

当德国人不再纠结于是否应
保存关于二战的记忆时，他们开始
在各处营造博物馆、纪念馆或纪念
物。他们没有选择性地记住或遗
忘，而是把发生过的这些“好的坏
的”都记住。人们也自觉地走近它
们，一遍遍聆听来自过去的警醒。

参观!学生们的必修课

记忆的延续需要媒介，历史教
育则承担了传承二战记忆的重任。
“历史教育当然是一项政治任务。”
在奥格斯堡大学人文@历史系首席
教授苏珊·波普看来，无论在哪个
国家，历史教育都是为政府服务
的。让年轻一代记住怎样的历史，
教他们如何审视历史，教师应当怎
样讲授历史……所有这一切，与过
去有关，更与未来有关。

尽管有德国人在接受采访时
抱怨过，关于二战历史的学习太过
重复，但波普教授并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他们学得还不够。”曾经也
在中小学任教的波普教授说，大屠
杀是德国二战历史教学中十分重
要的一个话题，通常老师们会从各
个方面来介绍二战以及犹太人大
屠杀发生的整个过程。
在德国，各州州政府批准教科

书的使用，教师可自由选择授课方
式。但不同于日本的是，德国法律
严格禁止传播反犹主义和纳粹主
义思想，“无论联邦还是州，乃至更
小层面都是这样。”波普教授说，正
是这样严格的规定，使德国避免了
如日本历史教科书那样的争议。
“上世纪 <5年代，我们也有过十分
激烈的争议：要不要编制一种新的
教科书，只有史料而没有评价。”波
普教授介绍说，基于认为学生应通
过单纯的史料学习历史、自行思
考，从而避免失去自主性的观点，
有学者曾提出这样一种新的教科
书编制方案。但在波普看来，价值
取向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中小学生
仍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而且这种
专读史料的教学方式难以操作，因
此最终没能普及。
除课堂教学外，参观达豪集中

营纪念馆也是巴伐利亚州孩子们
的必修课。然而，巴伐利亚州州长
在上世纪 "5年代才第一次访问达
豪，默克尔总理直到 &5!$年才成
为参观达豪集中营的首位德国总
理，这堂必修课的起步有些晚。波
普教授说，直到上世纪 ?5年代学
生们才开始来此参观，而将此作为
一种义务也才 9年。她的助手舒曼
博士补充道：“如今，巴伐利亚州的
每一个老师都有义务带学生参观
达豪这样的集中营或纪念场所。”
不管怎样，德国的教育界一直

在试图让学生们了解二战历史，牢
记战争和大屠杀的恐怖。

新民晚报记者 齐旭

让纪念馆博物馆教科书传承历史
德国人不断争论后最终选择保留战争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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